
第 1 页

多彩童年

我从小和姐姐一块长大，我们俩小

时候的性格几乎是完全相反：她胆儿大，

我胆儿小；她脾气倔，我乖巧。因此她不

怎么讨大人的喜欢，常常挨打。她犯了错

误死不认错，给她台阶也不下，被罚站就

一站到底，不怕把地板站穿。有一次，她

把玩具撸了一地，爸爸叫她捡起来，她硬

是不捡。爸爸就捉住她的小手，伸到玩具

面前叫她捡。她把手握成拳头，仍然不

捡。爸爸妈妈常被她气得头痛。

姐姐生性像男孩子那样好动，爬树、

翻墙样样都会。有一次她去打酱油把钱



第 2 页

弄丢了，怕回来妈妈骂她，就爬到附近一棵树上躲了起来。家

里人见天黑了她还不回来，焦急万分，四处寻找，到处呼叫，她

躲在树上一声不吭，最后妈妈带着哭腔喊：

“晓庆，你在哪儿？妈妈不打你！”

听到这句话，姐姐放了 溜”一下从树上滑了下心，才“

来，回到家里。

我们家附近有个游泳池，淹死过一个小孩，妈妈就禁止我

们去游泳。

妈妈对姐姐说“：不许你带妹妹去游泳，听见了吗？”

姐姐点头。

“我回来要检查的。”妈妈又补充道。

妈妈上班去了。我们两个孩子在家呆着无聊，听见游泳池

那里人声鼎沸，大人、小孩的嘻闹声不绝于耳。姐姐熬了一会

儿，实在熬不住了，对我说“：我带你去游泳。回来妈妈问起的

话，不许承认，否则就是叛徒。”我表示绝不当叛徒。

我们去了游泳池。姐姐游得很好“，自由泳”“、蛙泳”“、仰

泳”交替着来。我看得羡慕不已，不愿意老在池边泡着，要求带

我游。她让我骑在她背上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她就猛地一下扎

进水里。我只觉得眼前一黑，一下子吞了不少水进胃里，拼命

挣扎起来。等姐姐钻出水面时，我好容易才喘出一口气，呛得

大哭。姐姐恼怒地斥责我“：小笨蛋！连憋气也不会。去，先在

池边把基本功练好后再说。”说完，一个猛子又不见了。我只好

继续在池边练踩水，练憋气。

晚上，妈妈回来了。我们早已把头发晾干，游泳衣烤干。妈

妈问姐姐去游泳了没有？姐姐说“：没有。”妈妈又看着我，我也

说“：没有。”妈妈就走到我们身边，用手指在我们的小腿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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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，划出一道印痕来。姐姐到底还是聪明不过妈妈，挨了一顿

。

爸爸妈妈工作很忙，晚上经常开会到很晚，他们去开会

时，就把我们俩反锁在家里。每到这种时候姐姐就显得特别高

兴“，猫走了耗子翻堂”，我们在家里可以为所欲为了。她带领

我翻箱倒柜寻找吃的，但饼干、糖果之类的点心都被妈妈锁上

了，最后只找出来一瓶葡萄酒。我们闻了闻，很香，就倒出来当

饮料喝。结果我们俩都喝得酩 大醉。

由于我年龄小，我跟妈妈睡在一块儿。姐姐一人睡一张小

床，爸爸睡外屋。爸爸妈妈开会经常开到很晚，我们都是自己

先睡在一块儿，妈妈回来再把我抱过去。我们俩一致要求睡在

一块儿，妈妈不干。就寝前，我们俩谁也不愿意到门口去关灯，

只好靠“猜拳”来决定谁去。赢了的要负责“掩护”，给关灯的人

壮胆，大声唱“：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妈妈要进来⋯⋯”输

了的就在歌声中飞也似地跑到门口，用最快的速度关灯，折回

来，钻进被窝。

有一阵子我们俩都“失眠”，暗地里串通好要共患难，谁也

不许先睡着，互相咳嗽。谁先咳一声，另一个马上就要应一声，

表示遵守誓言。有好几次我马上就要睡着了，姐姐不见回答，

就使劲咳，不叫我睡着。正巧妈妈回来了，听见姐姐咳嗽不止，

便问“：你们在搞什么名堂？”吓得姐姐再也不敢吭声“，失眠”

也就好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姐姐就会想出点新花招来玩。

我们家有个大箩筐，有大半个人高，装满了衣物、棉絮，放

在墙角里。姐姐把它往外挪了挪，留下一块空间来，正好容得

下我们姐儿俩。由于左边是床，右边是大立柜，所以人蹲在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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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，用箩筐挡住，外面一点儿也看不见。这块小小的空间，就成

了我们（主要是姐姐）躲避干活的世外桃源。只要妈妈一叫：

“晓庆，你来把地扫一扫！”她就拉上我飞快地钻进我们的小天

地，屏住呼吸，妈妈找了几圈不见人，只好作罢。这样次数多

了，妈妈心里也纳闷：这两个小孩莫非土遁了？

我们在小天地里玩牌，摆家家，看小人书。最后事情坏在

姐姐的别出心裁上：她为了美化我们的小环境，贴了一些剪纸

在墙上，妈妈一眼就看见了姐姐贴的五星红旗，这样我们的小

天地就暴露了“，世外桃源”也失去了。

姐姐从小就充满了艺术细胞，爱唱、爱跳、爱摹仿。她常常

在家自己一个人演戏，扮演戏中的各种人物，拉上我当观众。

爸爸妈妈经常带上我们坐三轮车去看川剧折子戏、话剧等，一

回到家姐姐就摹仿戏中人，学得维妙维肖，常常令大人们忍俊

不禁。每次家中有亲戚客人来，都少不了要姐姐表演一番。她

从不忸怩害羞，叫唱就唱，叫跳就跳，大方得很 亲戚们都称她

为“涪陵来的小艺术家”。

小时候姐姐的头发又黄又少。为了刺激头发的生长，妈妈

决定给她剃光头。姐姐坚决不干，又哭又闹。外婆就给她讲花

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。姐姐听完故事就不闹了，也要

当花木兰，乖乖地让剃头。我见了变成秃小子的姐姐，也闹着

要剃光头。

成了秃小子的姐姐照样穿裙子，照样又唱又跳。她在幼儿

园是文艺“骨干”，每次表演节目都少不了她。她带领小朋友们

唱“：小板凳，排一排，小朋友们坐上来呀坐上来⋯⋯”她跳“新

疆是个好地方”，学维吾尔族姑娘扭腰转脖颈。她的嗓音甜亮

她迷上了唱清脆，从小就被吸收进成都市少年宫儿童合唱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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歌，每学会一首新歌，就要反复地唱上几十遍。

“天晴了，雨停了，美丽的彩虹出来了。草儿青青花儿笑，

唱歌又舞蹈。啦啦啦啦啦⋯⋯”

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挥动鞭儿响四方，

百鸟齐飞翔⋯⋯”

这两首歌我就是从姐姐那里学会的。她每学会一首新歌，

回来就教我，让我和她一起唱。

我们家里整天歌声不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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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学音乐不要上重点中学

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招生了。姐姐和

几个要好的女同学一起去报了名。

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家来了位客人，来

人穿戴整齐，头发精心梳理过。他就是姐

姐的班主任宋老师，来拜访我母亲，希望

一起劝说姐姐不要报考音乐学院附中。

“刘妈妈，”宋老师呷了一口妈妈递

给他的热茶，开口说道“：晓庆的学习成

绩这么好，学校可以保送她上四中。这孩

子相当聪明，是个好苗子，以后一定能够

考上大学。”

成都市第四中学是市里首屈一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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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中学，只有成绩优异的人才能考进去。学校保送的，就更

是学习尖子了。姐姐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拔尖，作文尤其出色，

常被提出来作为范文。老师很欣赏她，一心希望她进重点中

学，以后考大学，再成为研究生，博士生。凭她的聪明，她的智

商，这一切完全不成问题。宋老师怕她放弃了进重点中学的机

会，影响今后的前途，所以专程登门造访，以免她在人生的十

字路口错走一步，造成终生遗憾。

妈妈听完宋老师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，说“：谢谢宋老

师对她的关心。我也是搞教育工作的，懂得教师的苦心。晓庆

这孩子成绩优良，是上大学的料。但是她非常喜爱音乐，并且

有这方面的潜力。进艺术院校一直是她的梦想。我尊重她的

意见，决定不阻拦她，让她自己去选择吧。”

宋老师听完这话，为母亲这么“顺”着自己的女儿感到吃

惊。他并不甘心，继续探问“：晓庆呢？我当面再问问她的想

法”。

姐姐躲在屋里，始终不肯出来见宋老师，妈妈抱歉地对宋

老师笑笑，给他再斟上热茶。宋老师又坐了一会儿，最后不无

遗憾地告辞了。

好心的宋老师想不到，如果当初姐姐听了他的话，中国多

了一个大学生，却少了一个电影明星。对此，姐姐特别感谢妈

妈，正是母亲的通情达理，她对女儿的理解，才有姐姐的今天。

音乐学院附中发榜那天，姐姐带我一同去看。路上碰到一

位和她一起去报考的女同学，哭哭啼啼地往回走。姐姐拉着我

三步并作两步赶到人头攒动的红榜前，找呀找呀，终于找到

了：刘晓庆，三个字清清楚楚就在红榜上。

考上了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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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晴了，雨停了，美丽的彩虹出来了⋯⋯”

姐姐兴奋地拉上我哼着歌，一溜烟跑到校门口，叫了一辆

三轮车，一路上见好吃的就买，一买就买三份，我们俩每人一

车夫高兴得不断和我们摆“龙份，还给车夫一份， 门阵”，拉着

我们逛大街玩。

回家路上经过体育学院附中时，一位女教师看见了我们，

大惊小怪地道“：哟，你们还真会享福，坐着三轮车闲逛。你们

的妈妈到处找你们呢！”接着扯起喉咙喊“：刘校长，你的两个

女儿在这儿！”

我们连滚带爬地下了三轮车，姐姐塞了几块钱给车夫，赶

紧把他打发走。要是妈妈看见我们两个小东西坐着三轮车回

来，肯定要骂我们，因为在当时坐三轮车还是比较奢侈的，何

况我们一路上还吃着“香香”回来呢！

但是后来平安无事，妈妈并没有骂我们。可能是被姐姐考

上音乐学院附中的喜讯冲忘了吧！

姐姐考上音院附中主修声乐。但她是四川人，视辣椒为

命，无辣不吃饭。虽然知道辣椒对嗓子有刺激作用，但是却抵

抗不了它的诱惑，忍不住要吃。她尤其喜爱外婆用做榨菜的青

菜帮帮做的“节节菜”：把青菜帮帮洗干净，晾干，切成拇指大

的块儿，撒上盐、花椒面、糖、酒等拌匀，放进坛子里，随吃随

取“。节节菜”香脆麻辣，十分可口，是外婆的绝招，谁也没有她

做的好吃。姐姐每周回来都要带一大瓶到学校去吃。由于她

吃辣椒太厉害，没把嗓子保护好，结果渐渐变了声，成了“公鸭

嗓子”。后来就改修主科扬琴，副科钢琴。

姐姐学扬琴很刻苦。那时音乐学院附中的条件不是很好，

还不能每人拥有一架琴。姐姐和另一个同学共用一架扬琴，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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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轮流着练。

为了利用在家的时间练琴，姐姐要求妈妈给她买一架扬

琴。在当时买扬琴的钱可不是小数目。妈妈在心里斗争了好

几天，终于在一家旧乐器商店给姐姐买了一架半新的、音质还

不错的扬琴。又找人做了一副琴架和乐谱架，从此我们家琴声

不绝于耳。

扬琴如钢琴，清脆悠扬，十分动听。

她奏《欢乐的草原》“：得得”的马蹄声由远至近，又由近至

远，在辽阔的草原上纵横驰骋。她奏《金蛇狂舞》：一条美丽的

蛇摇首摆尾，起伏跌宕⋯⋯真是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

落玉盘”。

我被这美妙的琴声陶醉，感染，也萌发了学琴的念头。但

是姐姐不教我弹好听的乐曲，却让我成天没完没了地重复那

些单调枯燥、一点也 、练习曲 ⋯练习曲不动听的练习曲

。每首练习曲必须在姐姐面前通过了，才准换新曲子。

我每次“交功课”，她都没有满意过，对我那个厉害劲儿，

就别提多令人寒心了。

我平时打得挺顺的曲子，在她面前就老卡壳，所以就老通

不过，这个星期就还得继续打这支曲子。有时我打烦了，就偷

偷地翻后面的新曲子来打，过过瘾。姐姐知道了，就骂我“：还

没有学会爬就要跑，连多、来、咪、发、唆都没有打伸抖，还想打

名曲，心太厚了。”气得我直掉眼泪。

有一次，姐姐在隔壁房间睡午觉，我在这边打琴玩。我打

的是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。

突然，姐姐推开房门进来说：

“嗯，打得不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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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愣愣地望着她，猜不透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
“真的，有进步，我从头到尾听了一遍，只有两个地方有毛

病。不错。”

我想，我为什么在姐姐面前老卡壳，主要是太紧张的缘

故。刚才我一个人打，就很放松，所以打得自然。只有进入旁

若无人的境界，才能打好琴。

后来有一次，在我参加成都市西城区业余文艺汇演结束

后，一个女孩跑来问我：

“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？一看你的手法就知道是正规军，

不是野鸡队的。”

我们家靠近成都郊区，附近是大片田野，还有一条清清的

河流。夏季，油菜花开得一片金黄，香气馥郁，蜜蜂成群。我们

全家常常去郊游、踏青。爸爸就给我们讲历史故事，让我们背

三皇五帝夏商周，秦汉而后三国承，晋终南北隋唐继，五代宋

元明清民。

我们采“清明草”做馍馍，采“马齿苋”做凉拌菜吃。

我们家与成都南郊公园只有一墙之隔。我们全家常去那

里泡茶馆，借小人书看。那时借一本小人书才两分钱，而且种

类很多。什么武侠神道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、风花雪月，应有尽有。

公园里 牙咧嘴的塑像总是令我还有著名的“武侯祠”，那些

毛骨悚然。

我们家离杜甫草堂也不远，只有步行半个小时的路程。父

母亲都是学教育出身，爱好文学历史。对三百首唐诗不说是

“倒背如流”，却也基本上能整段背诵。什么《长恨歌》 琵琶

行》、《兵车行》、《将进酒》等等，都能随口诵来，因而我们姐妹

也耳濡目染，受到熏陶。俗话说“：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写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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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会吟。”故我们也能胡乱诌几句“打油诗”。

有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几家在成都的亲戚约好一起到杜甫

草堂聚会，庆贺外婆的生日。由于我家离草堂公园最近，所以

到公园茶馆占位子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肩上。

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，先到公园茶馆去订了茶，把手绢

呀、报纸呀之类的东西放在椅子上，表示这些椅子已有归属。

然后我们去园中散步，等候亲戚们的到来。

我们来到一条林荫小径，两旁高高的密实的青竹遮住了

阳光，幽幽深深。门口一块匾，上书四个大字“：曲径通幽”，我

们顿时“诗”兴大发。爸爸率先来一句：

“草堂春来早，”

我马上接一句：

“漫步林荫道。”

姐姐紧跟上来：

“对对复双双，（”指一对对的情侣和伉俪）

妈妈顺口说道：

“游人知多少？”

整个一首蹩脚打油诗。我们哈哈大笑，自得其乐，乐此不

疲。

姐姐和我还爱看楹联上的诗句，把那些没有标点符号连

成一片的冗长句子断出来，让父母仲裁。有些句子怎么断都讲

得通，因此我俩时常争得面红耳赤，就像有个笑话，说有一位

不受主人欢迎的客人赖着不走，其时天正下着雨，主人就写下

一句话：

“下雨天留客，天留我不留

这位聪明的客人把这句话用标点符号重新断过，意思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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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变了：

“下雨天，留客天，留我不？留！”

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到来了。

运动初期，爸爸还没有被揪出来，他和妈妈都响应毛主席

的号召，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。听报告、学习中央文件、开会，

仍然很忙。

姐姐她们更是热血沸腾，跟着音乐本科的大哥哥们、大姐

姐们，参加战斗队，戴上红袖章，贴大字报，唱造反歌，跳造反

舞，拿起笔做刀枪，积极站在运动第一线，誓把伟大的无产阶

级“文化大革命”进行到底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确是发动得相当彻底，全中国的每一个

男男女女，老青少幼都全身心地投入“，革命干劲冲云霄”。

后来，造反派分裂成两派，每派都认为自己是忠于毛主

席、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，而对方则是保皇派，是与死不改

悔的走资派站在一边的。双方经常发生舌战和磨擦。

四川音乐学院的革命小将、革命小小将们也分成了两派。

双方用高音喇叭、大字报互相指责，互相攻击，互相谩骂。

姐姐能说会道，能唱会跳，字也写得不赖，所以写大字报，

贴标语，表演宣传节目，与对立派辩论，哪儿都少不了她。

一次，她和两个战友拎着一桶浆糊在校园里刷了一幅大

标语：保皇派绝无好下场 写完，还在“保皇派”三个字下面

画了个猪脑袋（对立派被称为“蠢猪”）。

她们正在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，忽然背后一声断喝：

“把它撕下来 ”

她们惊讶地一回头，只见前面齐刷刷站了一群“蠢猪”派

的人。姐姐心里不免有点发毛，但脸上仍保持着大无畏的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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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，不屑地说：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这个猪脑袋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呀。要过年了，画个猪头送给你们。”

“这是对我们的侮辱，你们到底撕不撕？”对方一个个捋起

袖子。

“你们不要心虚嘛。这猪⋯⋯”

“哗”的一声，姐姐和两个战友冷不防被一桶浆糊浇了一

头一身。她们顿时火冒三丈，忍不住摩拳擦掌要上去打架。

但是对方的人几乎是她们的三倍，力量太悬殊了。

“算 咱们先保存自己的实力。”姐姐了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

识时务地对战友说。

眼睁睁看着对方把标语和猪头撕得一干二净，得胜回朝。

后来，爸爸也被揪出来了。

每个被揪出来的“牛鬼蛇神”，都要被集中关在“牛棚”里，

还每人发一块白布，自己做成白袖章，用墨笔写上自己的头

衔：叛徒，特务，走资派，地主等等，戴在左臂上。爸爸的头衔最

长“：阶级异己分子”。我不懂什么叫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只觉得

很拗口，又不敢问妈妈，一直在心里纳闷。直到爸爸被“解放”，

放出“牛棚”，我才弄清楚。原来爸爸的父亲是地主，家里有很

多地，他算是地主少爷。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，就走出了家庭，

出来读书，学医，搞教育，最后成为中医学教授。他并没有享受

过地主生活，更没有剥削过农民，没有像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一

样划为地主，因此就定了个“阶级异己分子”。

当爸爸被关进牛棚时，牛棚里已经“牛”满为患了，所以管

理很差，伙食也不好 那时每个星期天允许家属们送一次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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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，妈妈把香喷喷的红烧肉、凉拌鸡块加上白米饭严严

实实地压了一饭盒，准备去牛棚。姐姐一把夺过饭盒，说“：我

去送！”走到门口，又说“：妹妹也和我一块去。”

我们俩送完饭，手里拎着爸爸换下来的脏衣服往回走。

突然，一块石头飞来，打在我的头上，还听见有人叫道：

“打倒阶级异己分子！”

我捂住头不敢作声。姐姐回头一看，一个比我大、比她小

的男孩一溜烟地跑了。姐姐把衣服包塞到我的手里，对我说：

“在这儿呆着别动。”

她飞快地去追那个男孩，一下子不见了人影。一会儿，那

男孩又折了回来，姐姐追上了他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。

那男孩是体院一个造反派头头的小孩。

姐姐犹豫了一下，她看了一眼我头上鼓起的包，横起一条

心豁出去也要报这个仇。

她抡起手掌“啪”“、啪”打了那男孩两耳光。他“哇”地一声

哭了起来，脸上五根手指印清晰可见。

“你以后还打不打我妹妹

“不打了。”

“还骂不骂人

“不骂了。”

“今天这件事回家不许跟你爸说。否则，”姐姐做出一副凶

狠的面孔吓唬他“，我决饶不了你。听见没有

“听见了。”

后来我上学时又碰到过那男孩几次，他再也没有向我扔

石块。

那时爸爸的“历史问题”没有搞清楚，还不能定性，所以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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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的家庭成份既不是红五类，也不是黑五类，于是就叫“花五

类”。花五类的子女的腰杆虽然没有黑五类的那么软，但也不

如红五类的那么硬。所以这对姐姐的红卫兵小将的生涯多多

少少有点影响。姐姐被列为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”，进学习班受

教育，要她“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，毫不

留情地与家庭划清界限”。

姐姐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，但在与

家庭划清界限上有点立场不坚定。

有一天，几个工宣队的队员闯进我家搜查，说是要找爸爸

隐藏的黑材料，他们翻箱倒柜，到处乱翻。

“这个不能动，是我大女儿的箱子。”妈妈想制止一个工宣

队员。

“她的也要看，她在干什么？”

“她是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。箱子里都是她的私人物品。”

“把它打开。”

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，在这些法盲的头脑中没有什

么不能干的事。

箱子打开了，里面是相册、日记、毛主席纪念章和一些信

件。他翻了翻相册，里面都是些演出照和生活照。又浏览了一

下日记，尽是些斗私批修、批评和自我批评、狠斗私心一闪念

的学毛著心得体会。他又把信件打开看，都是一些同学之间的

日常通信，夹着几封男同学的求爱信。

“小资产阶级情调！”

这时，姐姐回来了。

“你们怎么连我的箱子也翻？”

姐姐穿着绿军装，戴着“川音井冈山造反团”的红袖章，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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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的脸蛋，窈窕的身材，英姿飒爽。工宣队员们一下被震慑住

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是你的。”那个队员辩解。

“如果开始不知道是我的，打开以后总该知道了吧？你们

有权搜查我爸爸的东西，但无权搜查我的东西。我是革命小

将，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搜查，说明

你们的阶级阵线不清！”

姐姐伶牙俐齿，几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宣队员不是对手，

一时语塞。妈妈在旁边直冒冷汗，悄悄拽姐姐的衣袖。

“妈妈，你不要管，这是我的事。”

姐姐又说：

“你们翻看我的日记和信件，是违法的，希望给我道歉

工宣队一时找不出理由来反驳，只好顺着台阶下：

“对不起，这是我们的疏忽，今后一定注意。”

姐姐见他们软了下来，也转变了态度，坐下来与他们闲

聊，工宣队队长问：

“你们学院最近有什么演出吗？”

“正在上演舞剧《白毛女》。你们如果想看，我可以给你们

搞票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

他们走后，妈妈担心地说：

“你倒出了气，只怕你爸爸要倒霉。”果然不出所料。几天

后，在一片“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，它就不倒”的语录声、口

号声中，他们把爸爸狠狠地斗了一通，说他唆使自己那个资产

阶级小姐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。

过年了。家家户户都忙着推汤圆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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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把糯米泡软，磨成米浆，装在口袋里把水滴干，这样

就做成了汤圆面。再用芝麻、白糖、红糖、核桃、花生、猪油等材

料做成汤圆心子，比成都有名的“赖汤圆”还好吃。

一个星期天，妈妈、姐姐和我三人一起包好汤圆下锅煮。

起锅时，只见满锅的汤圆都变成了红色，妈妈叫道：

“嘿，红汤圆有喜，莫非有什么好事

姐姐说：

“肯定是爸爸要出来了！我今天不回学校了，等爸爸回来

一块儿团圆。”

傍晚时分，邻居一个小孩跑来告诉我们：

“我爸爸回来了。他说你们爸爸今天也要回来

我们高兴极了，红汤圆真的灵验了！

晚上，爸爸果然从牛棚出来了。他瘦了一圈，神色疲倦，但

精神还不错。我们全家愉快地吃了团圆饭，又吃了红汤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，造反的两派越来越对立，舌战、小摩

擦逐步升级，上升为武斗。先是局部的、小规模的武斗，使用的

武器还限于棍棒、刀子、砖头、石块等，后来双方都有了武器装

备，武斗变成了战争。城里到处剑拔弩张，火药味处处可闻，每

天都有被打死的人。老百姓一到傍晚就不敢再出家门。许多

人寻找安全的地方躲避，或是去乡下亲戚处，或是到武斗较少

的外地去投亲靠友。

妈妈有个表妹在北京工作，住在军事博物馆。在某一派组

织放出风声要“血洗”体育学院以后，我们全家决定到北京去

避难。但是怎么也找不见姐姐，她不在学校里，也没回家。到

几个她要好的同学家去问也说没有看见她。结果爸爸、妈妈和

我忧心忡忡地到了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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